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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核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达，因病于2016年

7月22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0岁。2016年7

月26日上午，陈达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南

京举行。8月10日，按照陈达生前遗志，

家属将他的骨灰带回马兰，这片他曾奋斗

奉献的地方。

考上清华，父亲却让他去学钳工

1957 年，20 岁的陈达考进刚刚建立的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接到录取通知书后，

陈达却在默默整理去上海一家工厂的行装。

因为无法凑齐赴京的盘缠，父亲让姑妈在

上海联系了一家工厂，让陈达去学徒，学

做“外国铜匠”，也就是钳工。母亲知道

儿子的心，可也只能在一旁悄悄抹泪。

“家里一直很穷，可算是赤贫。我

1937年出生在南通的东社镇，日本人打过

来的时候，我们一家躲到了乡下。等回

来，日本人放火烧了半条街，我家的房子

被烧成一堆瓦砾。什么吃的也没有，一家

人到处去挖野菜。实在饿得不行，就挖点

芦根，芦根是甜的，用它泡水喝。”

“最难的日子熬了过来。父亲靠卖麻

团、油条养家糊口。上小学时，正值国共

双方在家乡附近拉锯战，我的学习因此

时断时续。课本买不起，小学老师帮我

买，其实当时他们的工资也少得可怜。我

没有笔和纸，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砖头上练

习。晚上，土霉素瓶子做的小油灯，是父

亲做活要用的，我只能到家境稍好的人家

去看书。我能读完高中，父亲已经尽了全

力。”2007年，陈达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曾回忆说。

1957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距离开学的

日子只剩下两天。陈达绝望地沿着家门口

的小路漫无目的地向前。不小心，竟一头

朝迎面而来的自行车撞去。骑自行车的

是他的小学老师曹锦琪，曹老师给了他35

元，入学的费用够了。

在清华园，陈达度过了美好的6年时

光，学校不但减免了他的多项费用，还享

受国家的助学金。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国家依然竭尽全力，保证学生们的粮

食供应。年轻而贫瘠的共和国，把全部希

望寄托在教育，寄托在未来。这激励着他

更加努力地学习，立志将来为国家的核科

学事业贡献自己的才智。

1963年毕业分配时，陈达填写的三

个志愿都是到边远地区去。他可以填五

个志愿，其中有一个志愿是“是否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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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他空着，没填。“是否服从分

配”，他还是空着。因为他的成绩优异，

先是老师找他，问他为什么不填留校，陈

达支吾过去。接着，系主任亲自找他，他

依然不置一言。

在当时，就有“金北京，银上海”的

说法，很多人都想留在大城市。大城市的

生活条件肯定是要好些，可陈达认为自己

是学核科学的，就应该到搞核研究的地方

去，边远不边远并不重要。对这个选择，

陈达的回答是：“我完全是国家培养出来

的，我不去最艰苦的地方，谁去？”

26岁，正是青春年少风华正茂，陈达

一头扎进大西北茫茫的戈壁滩，这一去就

是30多年，等他再次回到城市，已是两鬓

霜白的老人了。

原子弹爆炸，他去采摘那朵蘑菇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的爆炸声惊动了整个世界。这一天，法国

总理（后任法国总统）蓬皮杜在他的日记

中写道：现在，是人们讨论中国重返联合

国的时候了。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尖端人

才，愿意终身隐姓埋名，甚至以付出生命

为代价默默无闻地工作；世界上，没有哪

一个国家的尖端人才，甚至要忍饥挨饿，

双腿浮肿地进行工作。可是，在中国大西

北的荒原上，却不可思议地聚集着一大批

这样的中国人。他们不仅是中国的精英，

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科学家。就是这

些个不可思议，为自己的祖国，创造着在

外部世界看来，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陈达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后来回忆起

三十多年前寂寞、艰苦甚至危险的工作，

陈达竟然觉得自己很是幸运。

1964年，早在原子弹爆炸的4个月之

前，陈达就和一大批年轻的同事们住进茫

茫的戈壁滩了。

“帐篷很小，6个人挤在一起。白天

地表的温度超过72℃，夜里的大风却把帐

篷刮得要飘起来。去野外作业时就带两个

馒头，几根香肠，还有一壶水。水根本就

不够喝，就从那个用来给卡车加水的水桶

里喝，一喝一口铁锈，吐了再喝。水是从

几十公里外的孔雀河里运过来的，因为水

里饱含镁离子，喝了就拉肚子。就是这个

条件，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彼此之间也

没有任何的口角，特别的团结。不只我们

这一组，当时的人都是这样。”

时间极其紧迫，他们几乎顾不上休

息。他们此时的任务是选择原子弹爆炸

后，采集样本的地点。一天要跑很多的地

方。中午实在太累太热，就躲在卡车的车

厢下面稍作休息。

这仅仅是工作的一小部分。陈达他们

这一组的任务是采集原子弹爆炸后的灰

烬，并对灰烬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采集

灰烬的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

单。专家们必须事先设计好详尽周密的方陈达（左 1）在校期间和同学们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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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什么地方取样？在什么时机取样？

不能有丝毫的误差。时间早了，核辐射会

带来致命的危险；时间晚了，又会失去数

据的准确性。而如果无法得到准确的数

据，就不知道这次试验的结果到底如何，

也就不能为以后的试验，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而在当时，这门核爆诊断学，对于陈

达他们来说，还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很多

方向上都没有人带领，只能自己一边学

习，一边摸索，一边攻关。

“地面取样相对容易一点。事先确立

好地点，在原子弹爆炸后，取出灰烬。而

在空中取样就相对复杂了。因为那必须在

蘑菇云腾空之后，就那么短的时间内，对

飘浮在空中的蘑菇云的颗粒进行不同层面

的采样。选择什么时机，用什么方式，这

是我们事先要反复计算的，来不得半点差

错。”

取到样本之后，更为复杂艰巨的任务

又在前面等着他们。

样本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原子弹的

爆炸能量到底有多大？效果如何？全要看

分析后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将会为下

一次爆炸的改进或者核武器的更新，提供

依据。可是，从计算数据的方式方法，到

计算数据的工具仪器，再到研究的方向、

门类，几乎每一个项目都是新的，都得自

己摸索。而且绝无退路，只能成功，不许

失败。

“1970年的那一次，研究一种材料的

燃耗测试技术，我有半年多的时间没睡过

一次安稳觉。常常是刚躺下来，有想法

了，马上就爬起来。累了，倒下来睡一会

儿，一醒，用冷水洗把脸，继续做。”

而他，就靠一把计算尺，一台手摇计

算机，半年之后，硬是做出了完美方案。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被迫的攻关，培

养出了陈达极强的攻关能力，也一次次地

加强了他攻关的勇气和信心。利剑总是在

磨砺中才显出锋芒。年轻的中国，摆在

陈达他们面前的，有着太多的等待他们前

去开垦的土地。在陈达进入核领域工作

后七八年时间里，他的科研工作变动有7

次。每一次，都是进入一个空白，建立一

个新的实验室。每次都是一次挑战，同

时，也是一种诱惑。

“起先的10年，是学习，是积累。后

来的10年，认识开始深化，能够主动提出

一些有新意的东西。接下来的10年，在自

己领域内，才找到一点自如的感觉。能够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了。”

这就是陈达荒漠中的30年。“每年的

蔬菜就是三大样：萝卜、白菜和土豆。土

豆常常发芽了，削掉，再吃。主食就是苞

米糊糊、窝窝头。”

从核武器，他转向核医学研究

陈达的大半生都在进行核武器的科学

研究，饶有意味的是，在他60多岁后，却

陈达院士和他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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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核医学研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核，既

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也是救人于苦难

的医学技术，陈达的选择，看似是对自己

过去的反驳，实则是年轻时理想的延伸。

对于中国科学家而言，核研究，从来不是

为了伤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

民，而现在，陈达更希望他的研究，能够

造福全人类。

2001 年 5 月，陈达从西北核技术研

究所来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经有记者

问起他这一选择的理由，陈达说：“我一

生都是在从事核科研工作，现在的年龄，

说实话，有了积淀，也有了更多的相对成

熟的想法，也更能发挥自己的能力与长

处。”

陈达初到南航便创建了核医学物理

系。从核武器的研究，转为面向治疗癌症

的核医学研究。2001年12月，陈达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达曾坦言，核医学之路困难重重，

他曾经和中科院 6 名院士、十多名专家联

名上书国务院，希望推行医学物理师制度。

“在发达国家，医院里已经设有医学

物理师的岗位。这对诊断准确性和癌症的

治愈率都将有很大的提高。现代医疗水

平，不仅显现于传统人体医学的进步，更

是医学物理、图像、信息等高端产品等理

化知识学科交叉运用的集中反映。”

事实上，核治疗技术我们并不陌生。

用于治疗癌症的放疗方法，就是一种核治

疗方法。

“我们用放射线来杀死癌肿瘤，肿瘤

的形状、大小是不规则的，我们利用核技

术，给它定型，锁定它。肿瘤周围的癌细

胞较容易杀死，而杀死中间的要困难些，

必须加强剂量。由此，放射线必须适时调

整。我们为此开设的学科叫做‘适形调强

治疗’。”

“我们所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加强

放疗效果，增大癌症的治愈率。对于核医学

中的射线粒子而言，肿瘤是个空空荡荡的容

器。射线往往会和癌细胞擦肩而过，不容易

射准。人体中绝大部分都是水分子，所以，

射线击中的往往会是水分子，这时就会产生

一种自由基。而这就会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副

作用。另外，射线从人体外射入时，必须通

过健康的躯体，才能到达肿瘤，这中间，也

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所以，我们的研究，

就是如何加强诊断的准确性，减少副作用，

增加医疗效果。” 

在陈达院士的努力下，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开展了核科学与材料学、医学等交叉

领域研究，创建了“核科学与技术”新学

科。经过不断拓展，由陈达院士作为学科

带头人的南航核科学与工程系逐步发展壮

大，十几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本科、

硕士和博士专业人才。

陈达院士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无比热

爱并倾注了毕生心血，他的一生是无私奉

2005 年 11 月 17 日，陈达（前排左 2）、
朱凤蓉（前排右 2）等马兰基地同志来校给学
生作报告时在二校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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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的一生，是奋斗拼搏的一生。他用实际

行动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体现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思想

境界。他的逝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重

大损失，也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现代化

事业的重大损失。

（转自《南京日报》，作者申赋渔）

王伯惠，1923年5月1日出生于四川盐

亭县，西南联大1944级土木系毕业生，曾

参与新一军缅甸反攻战，担任翻译官，是

清华老学长孙立人将军的部下。他的业师

是孙立人的清华同学施嘉炀，可以说王伯

惠在联大里，在战场上受到两位清华1923

级学长在学问和人格上的熏陶。王伯惠跨

越了两个世纪，见证和亲历了国家在深重

的苦难中挣扎和重重波折，以及改革开放

后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在这个国家命

运动荡的过程中，他秉持联大“刚毅坚

卓”“多难殷忧兴国运”的无我精神。日

寇侵凌时他投笔从戎远赴缅甸的异域丛林

抗日；抗战胜利后出任东北清华中学校长

之职，春风化雨；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桥梁

道路工程专业上，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付

出了全部心血；在人生的晚年，为弘扬新

一军义勇忠诚的精神，他献出生命的最后

一分力，编纂新一军战史书籍。他是老

兵、教育家、桥梁工程专家、抗战历史研

究者。他的多元身份展现出近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优良品质：安贫乐道，关怀人民，

重视文化承传；在乱世时挺身卫国，维护

国家主权；在和平时发挥专才，建设现代

化国家。毋庸置疑，王伯惠先生一生的事

功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

王伯惠自幼聪颖，3岁识字，6岁入小

学最高班级，12岁初中毕业，考入省立成

都中学，16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

系，本是1943级。1940年暑假，因母丧回

重庆老家，又因患隔日虐，请假休学一

年，复学后与联大叙永一年级生(1944级)

同级。时受业于土木系系主任陶葆楷老

师，学习市政工程和给排水工程学，获益

尤多。又从院长施嘉炀老师学习水文学，

有助日后公路桥梁工作。

八百学子齐上阵，还我河山情弥切

去年抗战胜利70周年时，国家颁发抗

西南联大精神的实践者
——深切悼念王伯惠校长

○刘伟华

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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